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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天下一家”概念最早见于儒家典籍《礼记·礼

运》，在论述儒家的政治理想时，假托孔子曾说：“圣

人耐以天下为一家，以中国为一人。”[1](卷二二，P801)从其上

下文来看，孔子提到的“天下”和“中国”都是指儒家

的“礼”所覆盖的地域范围①。概言之，“天下”就是华

夏文化覆盖区，“中国”是指此区域内的诸侯国。与

“中国为一人”相对的“天下为一家”含义是使华夏各

诸侯国凝结为一个政治共同体，反映出战国末期的

知识界统一华夏诸国的呼声②。但在此后的历史发

展中，“天下一家”的概念内涵出现过变化，变化之后

的“天下一家”观念对后代的影响极为深远。

一

秦朝统一以后，可以说战国时期的“天下一家”

期望已经变为现实，原来互为“他者”的华夏诸侯国

现在同处于一个政权的统治之下，已经转化为“自

我”，“天下”不再是涵盖互为“他者”的“国”的概念。

儒家学者叔孙通曾经说：“天下合为一家，毁郡县城，

铄其兵，示天下不复用。”[2](卷九九，P3294)《盐铁论》中的“文

学”也称“今天下合为一家”[3](卷三，P165)。叔孙通可以代

表官方的态度，“文学”则可以代表学者的观念，因此

可以说，这是当时社会上层的普遍认识。

随着政治现实的变化，周边非华夏族群作为“他

者”的形象在华夏文化中变得越来越清晰，“天下”概

念也因此具有了新的内涵。《礼记·曲礼》曰：“君天下

曰天子。”东汉郑玄注：“天下，谓外及四海也。今汉

于蛮夷称天子，于王侯称皇帝。”[1] (卷四，P143)而所谓“四

海”，不是指地域而是指族群，参照《尔雅·释地》称

“九夷、八狄、七戎、六蛮谓之四海”可知[4](卷七，P221)。在

郑玄的观念中，“天下”是包括华夏和所有夷狄戎蛮

的概念，可以说覆盖当时所有已知世界。“君天下曰

天子”，证明汉朝人追求将已知世界皆纳入汉朝“天

子”的管辖之下，“天下一家”就是追求统一当时的已

知世界。蒙古草原上匈奴帝国的存在成为汉朝人这

种政治追求的最大障碍，从此视角来看，汉武帝开启

的对匈奴的长期战争，是汉朝人政治追求的体现，在

某种意义上是不可避免的。总之，最晚从东汉开始，

“天下一家”的“一家”，指代一个想像中的超越汉人

政权的政治共同体，“天下一家”的深层次内涵转变

为由汉人来统一夷狄戎蛮，旨在构建一个新的政治

共同体，战国时期华夏的“天下”，在汉代仅仅是“天

下一家”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。

在打败匈奴之后，新的“天下一家”的政治理想

似乎变成了现实。在韩昌、张猛代表汉王朝与匈奴

订立的盟约中有下述文本内容：“自今以来，汉与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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奴合为一家，世世毋得相诈相攻。有窃盗者，相报，

行其诛，偿其物；有寇，发兵相助。”[5](卷九四下，P3801)汉与匈

奴以盟约的形式成为“一家”，即一个政治共同体，

“毋得相诈相攻”是此政治共同体存在的前提和基

础。但是，此政治共同体内部仍是以“国”为单位运

作的，类似先秦时期“天下”内部的“国”，“国”与“国”

之间，也就是汉与匈奴之间，仅仅是在治安、司法等

方面进行合作，并结为军事同盟。

但是“天下一家”仍旧只是一种汉人的政治理想，

是汉人建立的中原王朝将“自我”与周边少数民族“他

者”视为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意识的体现。值得注意的

是，在“天下一家”观念中，“一家”渐渐成为“国”之上

的共同体。从汉匈盟约中包括“汉与匈奴合为一家”

的表述来看，即使我们不能认为匈奴统治集团已经接

受了源自中原的“天下一家”政治理念，但至少可以说

明匈奴统治集团并不排斥“天下一家”观念。由此可

见，面对周边民族，“他者”才使“天下一家”观念具有

的新内涵，并已经逐渐渗透到“他者”之中。

早在西汉中期，匈奴单于给汉朝的国书中已经

提到：“楼兰、乌孙、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，皆以为匈

奴。诸引弓之民，并为一家。”[2](卷一一〇，P3501)其所使用的

“一家”，内涵明显也是指一个政治共同体，即匈奴帝

国。“楼兰、乌孙、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”皆隶属于匈

奴帝国，这是“诸引弓之民，并为一家”，“一家”是统

一国家，是在合并若干“国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。

非常明显，在匈奴人的观念中，“一家”也是大于“国”

的概念。尽管单于的汉文国书应该出自匈奴国中的

汉人之手，但其内容显然必须得到单于的认可。由

此可见，至少在匈奴统治集团中已经存在合并诸

“国”为“一家”的政治意识，这是其能够接受中原“天

下一家”观念的基础。

二

至南北朝时期，其他民族开始将“天下一家”内

化为自己的政治理念。如前秦苻坚灭前燕之后，重

用前燕的鲜卑贵族，苻融上疏劝谏：“东胡跨据六州，

南面称帝，陛下劳师累年，然后得之，本非慕义而

来。”苻坚则称：“朕方混六合为一家，视夷狄为赤

子。”[6] (卷一〇三，P3317)身为氐族的苻坚、苻融称鲜卑人为

“东胡”，视之为“夷狄”，视自己为“混六合为一家”的

主体，也就是“天下一家”的主体。可以看出，氐族统

治者已经将“天下一家”视为自己的政治理念。可以

说，“他者”对“自我”理念的内化认同，使“他者”自认

为是“自我”。各族开始普遍接受“天下一家”的理

念，并认为自己是“一家”中的一员，而不是在此一家

之外。当“天下一家”观念为各族普遍接受时，“他

者”和“自我”的对立就开始消融，开始建构起新的

“自我”，此兼容原来的“他者”与“自我”的新“自我”

的出现，意味着新的民族共同体的诞生。由此发展

下去，“天下一家”的“天下”，逐渐凝聚为统一多民族

的中国，“天下一家”的“一家”，就是后世被称为“中

华民族”的多民族融合为一的共同体。从这个意义

上说，历史上的“天下一家”理念可以视为中华民族

共同体意识的源头。

南北朝至隋唐，北方各族“天下一家”的理念逐

渐发展。唐贞观四年，“四夷君长诣阙，请帝为天可

汗。帝曰：‘我为大唐天子，又下行可汗事乎?’群臣

及四夷皆称万岁。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

汗。”因此后人评价唐太宗是“以万乘之主而兼为夷

狄之君”[7](卷二，P33)。值得关注的是，“四夷君长”请求唐

太宗为“天可汗”，唐与四夷合为“一家”的构建新政

治共同体的实践，竟是在北方各族的推动下成立的，

由此可见“天下一家”观念对北方各族影响之深。在

此次“天下一家”的政治实践中，采用了“可汗”这一

非华夏的尊称，明显看到“他者”在接受中原“天下一

家”政治理念的同时，也将自己的政治因素渗透进

“天下一家”的政治实践之中。至此，“天下一家”已

经不仅仅是汉族的理念，而是已经成为汉族和少数

民族共有共享的理念。

西汉对匈奴“和亲”开启的统治者的族际联姻，

成为诸族实践“天下一家”理念的另一渠道，比较典

型的唐朝公主下嫁，从“天下一家”的视角来看，显然

是使各“国”的统治者与唐朝皇室成为亲属意义上的

“一家”的努力。一方面，这使“天下一家”的“家”的

内涵更加丰满、直观；另一方面，也使“一家”在另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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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意义上超越了“国”。至辽金与宋约为伯侄之国、

叔侄之国，还是在进行统治者成为“一家”以体现“天

下一家”的努力，只不过已经不再追求建立真实的亲

属关系，而是满足于虚拟的亲属关系，但其做法是

“天下一家”观念的体现则与唐代是完全相同的。放

弃联姻造成的真实姻亲关系，转而构建虚拟的血亲

关系，由中国人传统亲属观念来看，无疑是进一步拉

近彼此关系的努力。

下至辽金时期，官方文献中往往将辽金与宋并

称为“两国”或“两朝”，如金与南宋和约的誓书中，两

国文本的誓书都包含一句话：“两国疆界各令防守，

两朝界内地各如旧。”[8](卷一九，P64)关键是在女真统治者

给南宋的书信中提到：“念两朝通和，实同一

家。”[8](卷一八，P60)两种文献相结合可以明显看出，女真统

治者明确表现出“天下一家”观念，宋金“两朝”“两

国”是“一家”之内的“两朝”“两国”。也就是说，从政

治层面讲，宋金是两个政权，但从民族共同体和真正

意义上的国家层面来讲，宋金是“一家”这个民族共

同体内部、“中国”这个国家内部的两个政权，金宋都

不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政权。

范仲熊《北记》载：“范仲熊贷命令往郑州养济，

途中与燕人同行，因问此中来者是几国人、共有多少

兵马?其番人答言：比中随国相来者，有达靼家、有奚

家、有黑水家、有小葫芦家、有契丹家、有党项家、有

黠戛斯家、有火石家、有回鹘家、有室韦家、有汉儿

家，共不得见数目。”[9](卷九九，P730)范仲熊问的是“来者是

几国人”，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“国”这一概念，指“天

下一家”内部的政治共同体。可是这位“番人”的回

答却直接用了“家”的概念，他所提到的奚、契丹、党

项等“家”，今天皆视为古代的民族共同体，这些“家”

随着女真人的“国相”来进攻汉人政权，其中最引人

注目的还包括“汉儿家”。可见，在政治上他们分属

两“国”，而在民族上他们则同属“一家”，上述诸族都

是“天下一家”中的一“家”。在战争时代，一个普通

少数民族士兵能说出这样一番话来，可见“天下一

家”为核心的新的“自我”观念在北方民族中已经相

当普及，甚至已经成为少数民族普通民众普遍认同

的观念，这既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体现

与发展，也是我们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

宝贵历史遗产。

注释：

①《礼运》在谈到实现“天下一家”的方法时说：“故圣人之

所以治人七情，修十义，讲信修睦，尚辞让，去争夺，舍礼何以

治之?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；死亡贫苦，人之大恶存焉。故

欲恶者，心之大端也。人藏其心，不可测度也。美恶皆在其

心，不见其色也。欲一以穷之，舍礼何以哉!”(《礼记正义》卷二

十二《礼运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，第 801-802页)既然

实现“天下一家”的关键是儒家的礼，可见“天下”指的是儒家

的礼所覆盖的空间范围。

②关于《礼运》写成的时代，学界存在争议，或认为是战国

前期(李卓泓、陈剑：《〈礼运〉成篇时代刍议——兼说七十子及

其后学著述风气》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2017年第2期)，或认

为是西汉(《〈礼运〉成篇的时代及思想特点分析》，《衡水学院

学报》2015年第6期)，本文取战国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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